
本报记者郑明鸿、田德丰

　　去州首府兴义市上高中，还是就近读望谟
民族中学（以下简称望谟民中）？
  2018 年夏天，两个选项摆在杨涛面前。杨
涛是当年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
县的中考裸分第一名。在亲戚朋友看来，他应该
去外地更好的高中求学，但他最终留在望谟
民中。
　　“我家就住在望谟民中旁边，对学校这些年
的进步比较了解。”他说。
　　 2000 年高考，望谟民中无一人被本科院
校录取。直到 2014 年，望谟民中高考本科录取
人数终于破百。去年，望谟民中本科录取 909
人，录取率达 64.97%，位居全州前五。
　　从“0”到“909”，本科生录取数字上涨的
背后，是这所西南山区县中的教育突围。

老师外出开会灰溜溜

　　望谟县地处贵州南端，曾是贵州最贫困的
县之一，也是全省最晚通高速公路的县。过去干
部去州里开会，必须提前一天出发。
　 望谟的教育长期在全州挂末，“教育弱县”
的帽子一戴就是好多年。
　 望谟民中成立于 1946 年，悠久的办学历
史并未给学校多少荣光，2015 年前高考成绩
一直排在黔西南州末位，负面评价一直不少。
　 1988 年参加工作的副校长韦昌勇记得，多
年前自己去州里开会，总被安排在不起眼的位
置。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老师都不喜欢出去开
会，也不喜欢和邻县的兄弟学校对接工作。“因
为教学成绩垫底，出去开会都感觉灰溜溜的。”
韦昌勇叹气说。
　　领导没信心，老师没斗志。2013 年，李军
平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到校任语文教师。刚
入职不久，他就发现校领导很少过问教学工作，
老师们下课就走了，很少有人研究如何上好课。
　　那时候，不少老师都想着怎么调离。有的老
师在教学上稍有点起色，就赶紧考调到其他学

校；有的去了工资更高的民办学校；还有的干脆
离开教育系统。
　　“人往高处走。学校想挽留，但条件实在有
限。”韦昌勇说。
　 一位曾在望谟民中任教的当地干部告诉记
者，过去学校人浮于事、拉帮结派的现象比较
严重。
　　学校也留不住好学生。尽管山高路远，条件
稍好点的家庭，都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州府
兴义市等地读书。10 多年前，当地有过统计，全
县有 3000 多名中小学生在外求学。韦昌勇估
算，其中约三分之二是中学生，占全县中学生的
十分之一。
　　“如果学生留在我们学校读高中，最后没
有考上大学，我们没法交代。”韦昌勇直言，他
能理解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毕竟谁也不放心把
孩子送到成绩垫底的学校读书。
　　 2012 年，望谟民中共录取学生 817 人，其
中有 100 多人未参加中考。“只要学生愿意，就
能到望谟民中就读，参没参加中考都不要紧。”韦
昌勇说。

一堂课要磨五六次

　　 2013 年 11 月，望谟县任命年近花甲的龙
婴担任望谟民中党委书记兼校长。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的俗语很
快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龙婴此前曾担任过县教育局局长和分管教
育的副县长。到任后，他取消了实行多年的“好
差班”制度，将所有学生打乱重新分班。各班的
班主任通过抓阄确定，科任教师通过以老带新

的方式进行搭配组合。
　　很多偏远地区都设置有“尖子班”，但龙
婴认为，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办学方式，
并不适合望谟民中。对这所当时还在为如何
提高本科录取率竭尽心思的山区县中而言，

“集中力量”也很难培养出所谓的“名校生”，
反倒挫伤了不少年轻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平行班学生基础太差，很少有学生能考
上本科，老师没有努力的动力。”李军平说。生
物教师杨超也觉得，平行班学生学习习惯差，
自律性低，没有优生带动，班级学习氛围越来
越差。
  但龙婴的改革却遭到部分“好班”学生反
对，一些教师也提出异议。有的教师一直教

“好班”，不想教差生，个别老师教惯了“差
班”，也不愿意教优生，担更多责任。
　　面对质疑，龙婴耐心解释。同时，他重新
制定教师考核办法，把教学目标细分为具体
任务，落到每个教师头上，将任务完成情况与
教师考核、评优评先和职称评定直接挂钩，促
成改革落地。
　　在李军平等年轻教师看来，取消“好差
班”让每个班都有了种子选手，让年轻教师看
到了希望，倒逼他们提升教学能力。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龙婴还在全校推
行集中备课。在这个过程中，年轻教师可得到
老教师指导，年轻教师的新观点、新理念也能
让老教师受益。
　　 2014 年高考，望谟民中本科录取 132
人，首次破百。改革初见成效。
　　 2015 年，望谟民中提出在全校范围内
开展磨课和常态化听课。同时请来专家，给全

校教师讲什么是一堂好课、如何设计好一堂
课和怎样上好一堂课。
　　李军平回忆，那段时间，他上完课后还要
和同学科组的老师聚在一起，探讨如何提高
课堂效果，抠死每个细节，一堂课可能要磨五
六次才能过关。
　　韦昌勇介绍，除了通过优化考核办法、推
行集中备课、常态化听课和“引进来、走出去”
相结合开展教师培训等方式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望谟民中还对教学质量差、工作态度不端
正的教师进行清退。2014 年以来，该校已清
退这类教师近 20 名，交由教育部门重新安
排工作。
　　高二年级主任崔永锋告诉记者，为全面
掌握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学校根据
学生的实际，安排科任教师进行包保。
　　“我现在上两个班的课，一共包保了 17
名学生，每次考试后，我都会把他们聚在一
起，分析考试情况，制定下一阶段的学习计
划。问题较为突出的学生，则单独谈话。”崔永
锋说。
　　高二年级学生黄思源英语较差，学校便
安排英语教师李艳对他进行包保。每次考试
后，李艳都会帮他分析考试情况，进行针对性
辅导。“以前英语只能考八十分左右，现在能
考一百零几分了。”黄思源说。

教师公寓仍未住满

　　 2021 年，杨涛以望谟县理科第一名的
高考成绩，考入心仪的大学。当年望谟民中参
加高考的 1270 名学生中，843 人被本科院

校录取，录取率达 66.4%。
　　 2022 年，望谟民中的高考本科录取人
数增至 909 人，位居黔西南州前五。
　　近年来，随着教学成绩的提升，望谟民中
的生源逐渐好了起来。一些原本可以外出读
高中的学生留了下来，一些曾在外读初中的
学生也回来了。
　　黄思源和同学王雨露初中都就读于兴义
市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他们都回到望谟民
中就读。
　　“这里教学质量比较好，离父母也近，就
回来了。”王雨露说。
　　据统计，2017 年以来，共有 529 名非
望谟籍学生和曾外出读初中的望谟籍学生，
回到望谟民中就读。2022 年，该校首次招到
中考 600 分以上的尖子生，共有 16 人。
　　一些曾想要离开的老师也留了下来。入
职满月时，李军平曾想离开望谟民中，散漫
的管理让他觉得看不到希望，“刚毕业的人
都有冲劲，最开始我觉得这里不适合发展，
就想去其他学校。”再后来，学校发生的变
化，让他留了下来。后来，他还多次婉拒了其
他学校的邀约。
　　韦昌勇介绍，和以前相比，望谟民中在各
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前也有管理制
度，但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并未落地，现
在每一条制度都要落地。教师的责任心和荣
誉感增强了，更敬业了。学生的主动性和求知
欲增强了。”韦昌勇说。
　　望谟民中现任校长杨锐说，尽管 2014
年以来，学校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但目前仍面
临诸多困难，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优秀师资引
进难。当地曾拿出相对丰厚的条件外出招聘
老师，但依然招不来人。
　　 2014 年 7 月，望谟民中搬入新校区后，
新建 5 栋教师公寓共 60 套房，用于引进优
秀师资。尽管后来放宽了入住条件，但仍未住
满。“我们想引进更多高层次人才，但小县城
吸引力有限，能给的待遇也有限。”韦昌勇说。
　　望谟民中的突围，还在进行中。

本报记者袁汝婷、刘芳洲

  在中国教育的版图中，县域高中被视为城
乡之间的关键枢纽。作为县域内人才培养的主
阵地，县中兴，则乡村教育兴。
　　曾几何时，在城镇化浪潮下，面对跨区域生
源流动、民办教育迅速发展等因素冲击，一批历
经辉煌的县中陷入困境。位于湘赣边区的湖南
株洲攸县一中，也未能幸免。
　　这是一所有 80 余年办学历史、农村生源
占比超 75% 的老牌中学。它一度塌陷，又从泥
沼中奋起，实现了本科上线率从 36.3% 到
99.1%、特优生“从零到一”的蝶变。
　　求索与坚守，书写了一份县中“突围”的典
型样本。

困境

　　英语教师刘铁汉的记忆中，有一条曲折昏
暗的路。
　　那是春末夏初，天已黑了，他和同事饿着肚
子从招生对象家中返回，车子在路上颠簸摇晃，
就像他悬在半空的一颗心。
　　彼时，攸县一中招生主要靠校领导带着全
体教师分头到初三学生家中走访，一户户上门
去“磨”。有时，早上 8 点就出门、晚上 11 点才
返回，沿山路转一整天，到底能招来几个学生，
心里全然没底。
　　刘铁汉还记得，为了劝一所乡镇中学的优
生填报一中，他甚至去“堵门”，但学生们还是躲
着走。这位株洲市首届“百优教师”称号获得者，
1988 年就进入县一中教书，数十年来一直担任
班主任。教师，是他最引以为荣的身份。
　　那一刻，刘铁汉和许多同事一样，深感
憋屈。
　　“求学求学，倒成了求着学生来上学。”追着
生源跑的老师们自嘲，“人家问起在哪教书，都
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中的。”
　　不久后，2008 年高考成绩放榜。被视为当
地公办中学“龙头”的县一中，1051 名考生中
仅 381 人超过二本分数线。
　　这所 1999 年即被授牌湖南省重点高中的
学校，是县城唯一公办高中，办学已近 70 年。
此刻，36.3% 的二本上线率，让它的招生困境雪
上加霜。
　　另一边，在亮眼的成绩、灵活的政策、丰厚
的奖学金等因素加持下，县城里三所民办中学
招生却是风生水起。一些原本答应填报一中的
学生，转过头就投入了民办中学的怀抱。
　　位于湘东南的湖南攸县有两千余年建县
史，历来崇文重教。它地处罗霄山脉中麓，地下
矿产资源丰富，跻身湖南第一批小康县。当地有
十余万人常年在外经商务工。口袋富、眼界开的
攸县人对子女教育有了更高的追求，而便利的
交通又加剧了长沙、株洲等城市“名校”对生源
和师资的虹吸效应。
　　前有名校掐尖，后有民校竞争，在县域教育
版图中，一所历史悠久、曾负盛名的老牌县中塌
陷了。
　　找问题，要从内部开始。管理者们深知积弊
所在：近七成老师超过 45 岁，绩效分配长期秉
持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其影响恰如温水
煮青蛙，变化起初不易察觉，教学质量的严重滑

坡却一发而不可收。最甚者，竟出现老师旷课、
校长开车接老师到学校“点卯”的情况。
　　学生和家长“用脚投票”，生源的流失又恶
性循环般地投射在办学业绩中。在这个湘赣边
区县，高考成绩几乎就是一所公办中学唯一的
竞争底牌。攸县一中，恰恰没了底牌。
　　“2008 年，我们已经到了存亡之际”，学校
一位管理者回忆，许多人开始意识到，需要一剂
猛药，方能根治沉疴。
　　攸县一中，亟待绝境求生。

突围

　　正是这一年，46 岁的王池元接任校长。
　　挣脱恶性循环，从何处破题？这位中学高级
教师出身的校长，上任第一个月开了 22 次行
政会，主题只有一个——— 改革。
　　头一件事，他要打破“大锅饭”。
　　一场教师评价体系改革如风暴降临。这套
体系有清晰的量化指标：学生评价占 30% ，常
规教学完成度占 30%，考试分数占 40%。
　　以学生评价为例，设有“公平对待”“帮助指
导”“课堂教学”“考练批改”“作业量”等多个类
目，分为很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
四个选项。对分数和常规教学完成度，也各有精
细标准。
　　而教学质量改革的发力点主要有两个：课
堂和管理。课堂要高效，管理要扁平。
　　从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可管窥课堂改革思
路：一套试卷讲评必须一节课完成。“讲不完，说
明分析错题不到位。”王池元提出，正确率低于
60% 的题必须讲，高于 80% 则不应耗费课堂
时间。由此，老师们开始以精准到题、精准到人
的维度分析教学效果。
　　“副校长管年级”是另一项持续深化的管理
创新，延续至今并全县推广。攸县教育局副局

长、时任一中副校长的贺国惠回忆，当时，学
校每个年级都采取主管校长负责制，既有利
于资源调度，也更有利于推进教学研究。
　　为激发教师积极性，分配制度也配套改
革。学校管理班子决定，提取 30% 的绩效总
额作为“奖金池”，重奖优秀教师，“要奖得人
心动”。与此同时，县财政也专门拨出一笔资
金，奖励教学业绩突出的教师。
　　有奖必有罚。每个学年，语数外等“大学
科”综合评价排名末尾的两位老师，生物、地
理等“小学科”排名最末的一位老师，不能随
教学进度升入上一年级。同时，学生满意度低
于 70%，一票否决。
　　这条规定意味着，每个学年都将有老师

“留级”。
　　攸县一中党委书记吴双平回忆，“末位不
升”改革落地之初，老师们在观望。直到一些
老师真的不能升年级，大家才发现动了真格，
质疑声此起彼伏。
　　曾有老师愤怒地冲进校长办公室讨说
法。王池元态度坚定：“找我也没用，谁说了都
不算，制度说了算。”
　　还有老师抱着厚厚一沓多年前的获奖证
书，追着教育局领导跑了一个暑假。局领导也
顶住压力：“不是校长不让你升，是学生们不
让。”
　　改革效果逐步显现。“端着铁饭碗不温不
火教了大半辈子，但现在不‘发狠’不行了。”
一位老教师向吴双平吐露心声。越来越多老
师开始积极研究教学质量提升，满心满眼扑
在学生身上。
　　 24 岁的过佳妮是攸县一中 2016 届毕
业生。她的家在攸县渌田镇大联村，高中时家
境贫苦，父亲体弱多病。她记忆中最难忘的美
食，是班主任从家里带给她加餐的猪蹄。
2020 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攸县一中任教。

“我要像老师爱我那样，去爱我的学生。”
　　希望的光亮，在攸县一中簇簇点燃———
　　 2009 年高考，1144 名考生上线 440
人；2010 年高考，975 名考生上线 554 人；
2011 年高考，872 名考生上线 611 人。改革
落地前三年，本科上线率以年均约 15 个百
分 点 的 速 度 提 升 ，直 至 2 0 1 4 年 突 破
85% ……
　　老师们渐渐发现，招生一年比一年顺利。
　　 2017 年，攸县一中取消了招生办公室。
这一年年初，老校长王池元退休了。

攀登

　　接力棒交到 48 岁的王廷手中。这位沉
静务实的地理老师，曾在攸县一中当过 13
年班主任和 12 年副校长。
　　彼时，尽管本科率上了台阶，坊间又有了
新说法：“县一中把三本磨成二本，把一本也
磨成二本”“平均分还行，但尖子生别去”……
2016 年中考，攸县前 100 名学生中仍有超
过 60 人前往长沙、株洲等地读高中。
　　一位县领导比喻：“一中这件大衣做好
了，却缺个毛领子。”
　　为什么一定要有特优生？
　　在攸县政协副主席、县教育局局长胡建
雄看来，特优生并非高素质人才的唯一标准，
但对一所县中而言，它是提振教师信心、重获
群众信任的风向标，是“我们也能做到”的有
力宣示。
　　从围剿中突围的改革者，开始攀登高
地———
　　学校大量启用“年轻教师+资深班主任”
的班级师资组合。一方面，让年轻教师创新引
入与时俱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另一方面，让资
深班主任以管理强化学科间配合与平衡。

　　在 54 岁的攸县一中“创新班”班主任刘
小林看来，优生培育中，“多讲一道题、少上一
堂课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内驱
力”。比如，学校每年办读书报告会，鼓励每个
年级的学生以情景剧、演讲等形式分享一本
好书，以此激发对语文学习的热情。
　　分层教学，要义在精准。吴双平介绍，每
月联考后，每个班都会召开班情分析会，校领
导分头到班里参与研讨，结合多维度的数据
来分析学科贡献率、学生特点和教学短板。
　　“团队合作”的教学理念也深入人心。
2022 年上半年，联考诊断性分析显示，高三
某班的数学科目出现短板。班情分析会上，所
有任课老师共同决定“为数学‘让路’”，通过
合理调配课时，留出数学辅导时间。
　　 2019 年高考，攸县一中包揽全株洲市
理科前四名，2020 年又包揽全株洲市理科
前三名，近四年有 10 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
至此实现了本科上线率和特优生培育“双突
破”。
　　自 2019 年起，攸县中考前 1000 名学生
中，很少有人再去外地读高中。

众志

　　新高考改革下，教育竞争日益多元和复
杂；攻下高地的人们，如何守住战果？
　　在攸县一中，管理者们时刻保持着忧患
意识。同时，却也心有底气。因为，这并不是一
所学校的孤军奋战，而是一方水土上的众志
成城。
　　底气，源于实在的投入。曾因煤炭产业而
兴的湖南攸县，2017 年推行“壮士断腕”式
改革，一大批煤矿关停并转，财政收入面临巨
大压力。王廷介绍，尽管财力紧张，县委县政
府仍不遗余力、不打折扣地支持教育发展。仅
在攸县一中，近五年即投入近 6000 万元用
以改善办学条件。
　　底气，源于均衡的布局。当地四所公办高
中各有特点：地处农村的综合性高中攸县二
中本科上线率已达 89.3% ，攸县三中、四中
各有鲜明的体育和艺术教育特色。副县长陈
章蓉说：“均衡的布局形成了错位竞争的良性
生态。如果把攸县一中比喻成一棵大树，它有
丰厚的土壤、水和养分。”
　　底气，源于长远的谋划。胡建雄介绍，由
于提前测算出 2023 年至 2024 年将有一大
批教师退休，2017 年起，攸县每年积极争取
公费定向师范生送培指标，近三年主要着眼
于储备高中教师。近五年，当地共选送 619
名公费定向师范生。而“县管校聘”的制度，则
让攸县一中等学校有了从校情出发选聘教师
的自主权。
　　底气，源于专业的坚守。在攸县县委书记
李鹏程看来，发展县域教育的关键之一是选
对两“长”——— 校长和教育局局长。回望攸县
一中的每一步，熟校情、敢改革、勇担当、能坚
守的校长至关重要。而在教育强县湖南攸县，
近 40 年来，历任教育局局长皆是教师出身，
每一任局长至少在任 6 年以上。“内行”的承
续，成为谋长远、谋持续的有力保障。
　　教育家叶圣陶曾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
工业。在人才标准越来越多元的今天，教育比
过去更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
　　在罗霄中麓、洣水之畔，一场春种秋收的
耕耘正在攸县一中的校园里持续。它是一任
传承一任的求索、一棒接力一棒的奔跑。

从“ 0 ”到“ 9 0 9 ”
贵 州 一 所 山 区 县 中 的 突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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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所老牌县中如何“触底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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